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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人口老龄化重合,由此面临着经济发展途径的科学选择。 依据国民财富

人口结构均衡分配原理,构建延迟退休年龄与劳动力供给增加进而对经济增长贡献及其协同性计量模型,探索

延迟退休年龄联动劳动力供给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性和政策选择。 研究发现:(1)劳动力负增长高点和老年

人口增长高点集中在 2025—2035 年,延迟退休年龄最佳时机在“十五五”规划期。 (2)2000—2035 年,延迟退休

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系数为 1. 74% ,劳动力增长优化系数为 1. 34% 。 (3)如果 2025—2035 年期间实施延迟退

休到 65 岁,每年延迟 6 个月,10 年间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协同优化率为 50% ,其中延迟退休年龄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为 0. 50% ,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为 0. 022 个百分点。 (4)延迟退休年龄具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路径优化

效应。 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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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aging, postponing retire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MU Huaizhong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Institute,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modern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a huge population and coincides with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and negative labor force growth. Therefore, it faces scientific choices in the path and promo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wealth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the effect of postponed retirement on increased labor supply to economic
growth, and explores the synergy and policy choices between delayed retirement age, labor suppl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study finds that: (1) The peak of negative labor force growth and the peak of elderly population growth are
concentrated between 2025 and 2035, positioning this period as the optimal timing for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2) From 2000 to 2035, the increase in the retirement age leads to a 1. 60% increase in
labor supply coefficient and a 1. 11% optimization coefficient for labor force growth. (3) If delayed retirement to 65
years old is implemented between 2025 and 2035, with a delay of 6 months per year, the synergistic optimization rate of
hedging population aging on labor force crowding over a period of 10 years is 50% .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delayed
retirement age to economic growth is 0. 46% , with a contribution rate of 0. 021 percentage points to economic growth.
(4)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optimizing the path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is basis,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Key words:population aging;negative labor force growth;postponed retirement;economic growth synergy

07

中国软科学 2024 年第 5 期



　 　 中国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超过现有发

达国家人口总和的现代化,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

未有①。 人口规模巨大伴随劳动力负增长和人口

老龄化加速,对经济增长将会形成复杂性影响,延
迟退休年龄是缓解劳动力负增长和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重要路径之一。
“十四五”时期到 2035 年远景期,恰逢中国劳

动力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加速期。 延迟退休年龄

对劳动力负增长的缓解程度如何,其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程度怎样,如何选择延迟退休年龄的时机,
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 本文聚焦这一问

题,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为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依据。
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学者

们的观点并未取得完全一致。 有学者认为人口老

龄化对经济增长形成负向影响,人口老龄化通过

减少劳动力供给和储蓄投资等,制约经济增长。
如学者们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

人口老龄化因素,在理论上得出了人口老龄化会

对经济增长起负向作用的结论[1 - 4]。 有学者通过

中国、日本、希腊等不同国度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

得出老龄化的加深会减缓经济增长的结论[5 -12]。
还有学者认为,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是单

向的线性关系,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

向为先正向影响,后负向影响,因此二者的关系是

“非线性”的[13 - 14]。 同时,有学者分别基于中国以

及跨国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一结论[15 - 20],有学

者发现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由正转负的拐点在 2030
年左右[14,16],还有学者发现这个拐点出现在老龄

化率达到 10. 42%时[17]。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

济增长冲击的优化路径研究。 学者们提出,提振

生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贯彻落实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有助于应对长期人口负

增长和老龄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21]。 国际资本的

流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型会缓解老龄化

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12,22 - 23]。 同时,学者们认

为技术的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缓解老龄

化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的同时,还
会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

高[21,24 - 25]。 学者们还提出,促进人力资本增长将

会减轻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26]。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制度实施的经济

条件,也引起了学者们关注。 面对人口老龄化,采
用均等收益制有利于维持养老金计划的可持续

性[27]。 建立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结合人口老

龄化的影响,测算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最优缴费

率区间为 10. 225% ~ 19. 040% [28]。 基于养老保

险缴费率与给付待遇之间的“倒 U”关系以及社会

统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阙值,研究发现社会统筹

养老保险缴费率应为 15. 6% [29]。 从微观企业角

度考察了社会保险征收机构从社会保险部门到税

务部门,会使企业社会保险实际缴费率上升约

3% ,参保概率提高约 5 个百分点。 社会保险征收

体制改革有助于更多企业参保,增加社保基金

收入[30]。
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年龄与经济

增长要素变化,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延迟退休年龄是增加劳动

力供给、缓解养老保险供需矛盾、影响家庭生育决

策的重要因素。 中国可以实行“统一规范 +市场弹

性”相结合的延退改革方案[31]。 延迟退休问题的

焦点或许不是要不要推迟退休年龄,而是以什么

方式推迟、从什么时候开始推迟[32]。 延迟退休年

龄可以明显增加政府养老基金存量,有利于减轻

政府的支付压力和应对未来养老金的风险,但是

对于个人的养老金收益却有不利的影响,会降低

个人养老金的收益率[33]。 同时,延迟退休年龄会

提高均衡时的生育率水平[34 - 35]。 延迟退休年龄

可能通过家庭隔代抚养渠道影响劳动力供给,同
时劳动力质量增长速度将提高[36]。 由于体制外劳

动者的老年劳动供给具有灵活性,降低养老保险

费率,促使他们延迟退休,有利于提高社会老年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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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供给,同时延迟退休年龄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

的帕累托改进和有效利用老年劳动资源的双重目

标[37]。 延迟退休都使养老金替代率上升,但其对

总产出增长率的影响则截然相反[38]。 在新古典增

长框架和内生增长框架下,无论是现收现付社会

保障制度还是完全基金社会保障制度,延迟退休

都使得均衡状态出生率上升[35]。 在制定延迟退休

政策时,应该实行男女同龄退休,保障女性合法权

益[39]。 利用全国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城镇劳动力延

迟退休意愿并不高[40]。
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数据

支撑。 在此基础上,本文依据国民财富人口结构

均衡分配原理,构建延迟退休年龄联动劳动力供

给增加,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及协同优化数

理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年龄与经济增

长的联动关系,为国家积极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实

施,提供理论和政策选择依据。
本文的边际贡献:①在理论上,提出劳动力负

增长高点和老年人口增长高点的汇集时点,可以

作为延迟退休年龄选择的最佳时机。 研究发现劳

动力负增长高点和老年人口增长高点的汇集点集

中在 2025—2035 年,延迟退休年龄最佳时机在国

民经济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期。 同时依据世代

交叠国民财富人口结构均衡分配,提出在人口老

龄化和劳动力负增长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具有

增加劳动力供给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效应。 ②在研

究方法上,提出延迟退休年龄与劳动力增加进而

对经济增长影响路径及其协同性计量模型,测算

了延迟退休年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协同优化水平。 ③研究结果对于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具有参考价值。
一、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理论分析

1. 劳动力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劳动力

供给变化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 15 ~ 59
岁劳动力人口比重从 2000 年的 70. 14%降到 2020

年的 63. 35% 。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 2000
年的 10%增长到 2020 的 18. 7% 。 65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比重已由 2000 年的 7%左右逐渐增长到了

2020 年的 13. 50% 。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长

速度, 由 2000 年 的 2. 76% 提 升 到 2018 年 的

6. 06% 。 据联合国预测,2020—2035 年,中国处于

老年人口增长加速和劳动力负增长期。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劳动力负增长和人口老

龄化增速,老年人口的增多和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连带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变化,将对经济增长要素

产生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形成压力和挑战。 在

“十四五”时期和 2035 年远景期,要保持在人口老

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收入水平不

降低和持续增长,对冲人口老龄化加速对经济增

长的负向冲击,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存在着挑

战性。
2. 延迟退休年龄、劳动力供给增加与经济增

长影响效应

人口老龄化过程,从生命周期角度看,是人口

从青年期向老年期的转换过程;从人口年龄结构

看,是劳动年龄人口不断转换为老年人口的过程。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向老年人口的转

换,构成劳动力负增长的原因之一。 所以,本文立

意研究在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负增长背景下延迟

退休年龄与经济增长协同优化效应。
在劳动年龄人口向老年人口转换既定条件

下,人口结构中延迟退休年龄联动劳动年龄人口

增加,将会弥补劳动年龄人口向老年人口转换后

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 延迟退休年龄联动劳

动年龄人口增加,也可以被看作人口老龄化过程

中向劳动年龄人口的移入。 延迟退休年龄联动劳

动年龄人口增加或劳动年龄人口的移入,将在一

定程度上对冲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冲击,
我们把这种“对冲”称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劳

动力负增长的劳动年龄人口移入,或称为劳动力

移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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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劳动力人口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劳动力概念指 15 ~ 60 岁劳动年龄人口。 狭义劳动力概念指劳动年龄人口中就业的

人口。 鉴于本文主题研究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资源的补充效应,选择在广义劳动力人口概念。



延迟退休年龄与劳动力移入的联动,形成劳

动力生产要素变化效应;生产要素变化联动经济

增长动力变化,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效应。
依据世代交叠理论,我们提出世代交叠国民

财富人口结构均衡分配理论假设。 世代交叠国民

财富人口结构均衡分配原理,可以为解读人口老

龄化、劳动力负增长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的经济

增长影响效应,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论。
世代交叠国民财富人口结构均衡分配基本原

理:人的一生经历少儿期、青年期和老年期。 每个

人都经过青年期,都是劳动者包括现在劳动者、未
来劳动者和曾经的劳动者,也就是每个人和不同

年龄段的人都在世代交叠中创造财富和分配财

富。 国民财富是世代更替的劳动人口创造的物质

财富,我们选择 GDP 作为指标,在国民财富中按照

均衡贡献原则看待国民财富分配,其中包括现在

的劳动人口,还有当年的劳动人口即现在的老年

人口,还有未来的劳动人口现在的少儿人口。 按

照这种代际交替劳动人口创造国民财富总量的基

本原理,我们可以按照人口结构系数,即按照劳动

人口比重系数、老年人口比重系数、少儿人口比重

系数,相对应均衡划分其国民财富分配总量系数。
老年人口按照老年人口比重系数划分国民财富的

生产和分配的相应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按照其人

口比重系数划分其相应部分;少儿人口按照其人

口比重系数划分其相应部分,此部分在收入分配

上可由养育他们的父母代分配。 人口老龄化和劳

动力负增长过程中延迟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

给,可以看作对劳动年龄人口相应份额的增加。
3. 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年龄联动劳动力供

给增加与经济增长协同性

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负增长、劳动力移入与经

济增长的协同发展,在逻辑关系上是“人口老龄化

和劳动力负增长—劳动力移入—经济增长协同优

化”的逻辑递进过程,也就是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

逻辑链条上,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挤出,进而对经

济增长产生影响,同时经济增长要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影响并与人口老龄化发展相协同适应,实现

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负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

展。 在这个意义上,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移入与经

济增长的协同关系,可以表达为“人口老龄化和劳

动力负增长影响度—劳动力移入贡献度—经济增

长协同优化率”。 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负增长影

响角度看,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挤出进一步形

成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 从经济增长对人口老

龄化、劳动力负增长的适应性角度看,延迟退休年

龄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应对劳动力负增长的

协同发展路径之一。
在逻辑关系上,鉴于本文研究目标是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发展战略,是经济增长与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协同发展,在统计术语上把人

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称为影响率(占
GDP 的比重)或影响度(占 GDP 增长率的百分点);
把延迟退休年龄进而在增加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

的正向影响,称为贡献率(占 GDP 的比重)或贡献度

(占 GDP 增长率的百分点);把正向影响占负向影响

的比重,称为协同优化率。
(二)数理模型构建

1. 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年龄对经济增长影

响系数计量模型

依据国民财富人口结构均衡分配,把国民财

富分解为国民财富劳动力人口分配系数(式 2)和
人均财富系数(式 3),进而构建人口老龄化、延迟

退休年龄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数理模型(式 6)和
对经济增长影响度数理模型(式 7)。

模型建立的基础是生产函数模型(式 1)。 Y
代表经济产出;L 代表劳动力;K 代表物质资本;A
代表一个可得到的生产技术变量。 如果 A 是中性,
生产函数应该写成 Y = AF(K,L),如果 A 是索洛中

性,生产函数可以写成 Y = F(AK,L),见式(1)。
Y = F(L,AK) (1)

在式(1)基础上,公式两边除以劳动力 L,转换

为全员劳动生产率“Y / L”数理模型(式 2)。
Y
L = F L

L ,AKL( ) (2)

在式(2)基础上,公式两端乘上劳动力人口比

重(NL / NP)系数,将全员劳动力生产率转换为全体

国民共享劳动力生产率(Y / NP)。 这样式(2)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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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民财富人口结构均衡分配数理模型,见式(3)。
Y
NP = F L

NP,
AK
NP( ) (3)

在式(3)基础上,公式两边同时乘以延迟退休

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数量(PL),得到延迟退休年

龄对全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数理模型,见(式 4)。
PL
NP·Y = F L·PL

NP,AK·
PL
NP( ) (4)

在式(4)基础上,公式两边同时除以 Y,得到劳

动力的劳动对经济总产出的贡献率(L / Y),资本对

经济总产出的贡献率(AK / Y),得到生产要素对经

济总产出的贡献率基础上的延迟退休年龄的贡献

数理模型,见式(5)。 其中包括在国民财富人口结

构均衡分配基础上延迟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对

经济总产出的贡献率(PLD)数理模型,见式(6)。
PL
NP·1 = PL

NP· L
Y( )· PL

NP·AK
Y( ) (5)

PLD = PL
NP·

L
Y (6)

在式(6)基础上,乘以经济增长率(EGR)得到

延迟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度(PLDR)数理模型,见式(7)。 其中,LGR 代表劳

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L / Y)。

PLDR = PL
NP·

L
Y ·EGR = PL

NP·LGR·EGR

(7)
人口老龄化过程实际是劳动力人口不断进入

老年人口行列的过程,可以称为人口老龄化联动

劳动力人口退出过程。 在此选择劳动力人口退出

作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影响的测度指标之

一,并将其作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

径之一。 这样,在式(7)基础上,将人口老龄化联

动劳动力人口退出系数(OL / NP,其中 OL 代表人

口老龄化联动劳动力人口退出数量)替代延迟退

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系数(PL / NP),得到人口

老龄化联动劳动力退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度

(OLGR)数理模型,见式(8)。

OLGR = OL
NP·LGR·EGR (8)

在式(7)和式(8)基础上,构建延迟退休年龄增

加劳动力供给与人口老龄化联动劳动力退出对经济

增长影响的协同优化率(OLR)数理模型,见式(9)。
OLR =
PL
NP·LGR·EGR( ) / OL

NP·LGR·EGR( ) (9)

2. 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

给系数计量模型

依据延迟退休年龄是 t 年老年人口比重系数

与 t - 1 年老年人口比重系数的差值,加上老年人

口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系数,构建延迟退休

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数理模型,见式(10)。 其中,
PL 代表延迟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人数。 NP
代表总人口数。 NOt 代表 T 年老年人口比重系数。
NOt -1 代表 T - 1 年老年人口比重系数。 ODR 代表

以总人口为基数老年人口死亡率。 同时,依据延

迟退休年龄的具体方案,如每年延迟 6 个月,可以

将 PL / NP 乘以 0. 5,得到每年具体的延迟退休年

龄的劳动力供给系数。
PL
NP = (NOt –NOt -1) + ODR (10)

3. 基础数据和相关参数

中国于 2000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总

人口的 10% ,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同时,结合

“十四五”时期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期,相关数据和

计量时间选择 2000—2035 年。 基础数据和相关参

数,见表 1。 其中人口预测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世
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

表 1　 基础数据和相关参数

年份

15 ~ 59 岁
劳动年龄
人口比重

/ %

60 岁及
以上人口
比重 / %

15 ~ 64 岁
劳动年龄
人口比重

/ %

65 岁及
以上人口
比重 / %

GDP
增长率
/ %

2000 66. 85 10. 26 70. 10 6. 85 8. 43
2005 68. 66 11. 09 72. 0 7. 56 11. 4
2010 67. 15 13. 25 74. 50 8. 46 10. 45
2015 66. 08 15. 56 73. 00 10. 05 7. 0
2019 64. 25 17. 96 70. 60 11. 86 6. 0
2020 63. 35 18. 70 68. 60 13. 35 4. 2
2025 62. 70 21. 50 69. 30 14. 60 5. 27
2030 60. 70 26. 20 68. 70 18. 20 4. 83
2035 58. 70 30. 30 66. 50 22. 50 4. 35
数据来源:(1)国家统计局:2000—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全国第
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2)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年份。 (3)《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年份。 (3) 人口预测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 (4)GDP 增长
预测,2020 年到 2035 年,参考文献[41]。 (5)2020 年经济增长数
据选择 2019 年与 2020 年经济增长率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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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量分析

数量分析部分,以“十四五”时期和 2035 年为

重点,向前延伸到 2000 年,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

负增长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联动劳动力增加对经

济增长协同优化效应,进行数量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与延迟退休年龄时机选择

中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同时

人口规模巨大又与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负增长重

叠。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负增长,延迟

退休年龄是协同优化路径之一。 延迟退休年龄可

以增加劳动力供给,可以延缓人口老龄化快速上

升,具有双向优化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作为新时期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的任务之一。 延迟

退休年龄时机的选择,在政策选择和决策中具有

重要意义。
延迟退休年龄时机的选择,从人口结构和人

口增长标准看,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补充劳动力

负增长的劳动力供给下降,二是减少人口老龄化

的冲击。 依据这两个原则,本文选择两个指标作

为判断延迟退休年龄时机选择的依据:一是与劳

动力供给维度相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动

率,二是与人口老龄化维度相对应的老年人口比

重变动率。 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和联合国《世界人

口展望(2022)》中方案有关数据,计算得到中国

2000—2050 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动率和老年人

口比重变动率,见表 2。 统计结果表明,劳动年龄人

口比重变动率是负增长,负增长高点在 2025—2035
年期间,负增长率高点为 - 0. 40%。 老年人口比重

变动率为正增长,正增长高点在 2025—2035 年期

间,正增长率高点为 0. 88% 。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变动率和老年人口比重变动率的高点都集中在

2025—2035 年间,也就是都集中在国家“十四五”
时期和 2035 年远景期。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动率

和老年人口比重变动率的高点,是选择延迟退休

年龄的最佳时机。 从人口数据看,延迟退休年龄

的时机选择,2025—2035 年间实施是第一选择方

案,2020—2035 年间实施是第二选择方案,2020—
2030 年间实施是第三选择方案,2030—2050 年间

实施是第四选择方案,2010—2020 年间实施是第

五选择方案,2020—2025 年间实施是第六选择,
2000—2010 年间实施是第七选择方案,见表 2。

另外,从人口受教育程度分析,也可以说从人

口量质结合角度看,中国 20 世纪 60 年代婴儿潮出

生的人口,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接受高等教育的

人口,大都在 2020 年以后逐渐退休。 这部分退休

人员数量大、受教育程度高,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和

科学技术传承能力都很高。 所以,在“十五五”时

期或 2035 年远景期,选择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会产生人力资本积累释放效应。

表 2　 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人口移入及经济增长效应

年份
劳动年龄人口
比重变动率 / %

老年人口
比重变动率 / %

延迟退休
机会选择

2000—2010 0. 027 0. 27 第七方案

2010—2020 - 0. 35 0. 50 第五方案

2020—2025 - 0. 13 0. 56 第六方案

2020—2030 - 0. 27 0. 75 第三方案

2020—2035 - 0. 31 0. 77 第二方案

2025—2035 - 0. 40 0. 88 第一方案

2030—2050 - 0. 55 0. 63 第四方案

注:分组数据选择平均数。
数据来源:同表 1。

(二)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年龄与劳动力供

给协同优化

在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负增长背景下,延迟

退休年龄可以实现劳动力供给优化。 统计数据表

明,2025—2035 年,延迟退休年龄到 65 岁,可以使

劳动力人口比重增加 1. 72% ,并使老年人口比重

减少 1. 72% ,见表 3。 在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负增

长情况下,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老年人口比

重的降低,具有劳动力人口数量改善效应,对于老

年抚养比结构具有优化效应。
进一步从劳动力负增长态势看,延迟退休年

龄联动劳动力人口增加具有协同优化效应。 延迟

退休年龄可以对冲劳动力负增长,并且变劳动力

负增长为正增长。 统计结果显示,如果在 2025—
2035 年间选择延迟退休年龄,延迟退休年龄为每

年延迟 12 个月,可以使劳动力负增长率 - 0. 40% ,
变为劳动力正增长系数为 1. 34% ;每年延迟 6 个

月,劳动力正增长系数为 0. 47% ,见表 3。
基本判断:“十四五”时期和 2035 年远景期,

20 世纪 60 年代婴儿潮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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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行列,联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低。 延迟退

休年龄形成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冲击的

“对冲效应”,所以“十四五”时期和 2035 年远景期

是充分利用这种“对冲效应”的最佳时期。
表 3　 延迟退休年龄与劳动力人口供给协同优化系数

单位:%

年份
劳动年龄
人口比重
变动率

老年人口
比重

变动率

老年人口
死亡率

劳动年龄
人口增加

系数

劳动年龄
人口增加的

协同优化系数

2000—2010 0. 027 0. 27 0. 54 0. 81 0. 83

2010—2020 - 0. 35 0. 50 0. 58 1. 08 0. 73

2020—2025 - 0. 13 0. 56 0. 63 1. 29 1. 16

2020—2030 - 0. 27 0. 75 0. 67 1. 42 1. 15

2020—2035 - 0. 31 0. 77 0. 72 1. 49 1. 18

2025—2035 - 0. 40 0. 88 0. 86 1. 74 1. 34

注:(1)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年龄人口增加系数是老年人口比重增
加系数 + 老年人口死亡率。 (2)劳动年龄人口增加的协同优化系
数是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年龄人口增加系数 +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变动率。 (3)分组数据选择平均数。
数据来源:同表 1。

(三)延迟退休年龄与劳动力供给增加对经济

增长贡献水平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从劳动力人口和老年

人口的转换角度看,就是对劳动力人口的挤出。
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不完全是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还有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影响。 但是,人口老龄化

程度加深蕴含着劳动力人口向老年人口转化的人

数增多,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也代表着劳动力人

口向老年人口转化的速度,也是劳动力人口的退

出速度。
在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人口退出的同时,延

迟退休年龄可以实现老年人口向劳动力人口的转

换,我们把其称为劳动力人口的移入。 延迟退休

年龄联动劳动力移入系数数理模型见式(10)。 将

相关参数代入式(10),测算得到延迟退休年龄的

劳动力人口移入系数。 2020—2050 年,劳动力的

移入系数平均值在 1. 0% 以上。 2025—2035 年,处
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期,劳动力的移入系数达

到 1. 74% ,如果每年延迟退休 6 个月,劳动力的增

加系数为年均 0. 87% ,延迟退休年龄具有人口老

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供给优化效应。
通过经济增长协同度分析,可以解读对人口

老龄化、劳动力负增长与延迟退休年龄的经济增

长协同优化效应。 延迟退休年龄联动劳动力供给

增加,会使劳动力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相对增加,进
而影响经济增长。

劳动力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学术界有很丰富

的研究成果。 在新古典生产函数基础上,学者研

究得出中国 2019 年资本产出弹性降至 0. 54,附加

人力资本的劳动产出弹性为 0. 46。 假设 2020—
2035 年各要素产出弹性延续之前走势,那么到

2035 年资本产出弹性将逐步下降至 0. 45 左右,而
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产出弹性将逐步上升至 0. 55
左右。 要素产出弹性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对高投资

的依赖程度将逐步降低的发展趋势。 从国际经验

来看,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资本产出弹性一般在

0. 4 左右,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产出弹性一般在

0. 6 左右。 可见,到 2035 年中国的要素产出弹性

与发达经济体将更为接近[42]。
参照此研究结果,确定含人力资本的劳动力

生产要素产出弹性。 在劳动力生产要素产出弹性

基础上,将相关数据代入式(6)和式(7),得到人口

老龄化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度,见表 4。 统计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延迟退休年龄、劳动力供给增加进而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实施每年延迟 6 个月,2020—
2025 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值为 0. 32% ;2020
年到 2030 年均值为 0. 37% ;2020—2035 年均值为

0. 41% ;2025—2035 年均值为 0. 50% 。 总体水平

呈现上升趋势。
表 4　 延迟退休年龄与劳动年龄人口增加

　 　 对经济增长贡献水平(每年延迟 6 个月)
单位:%

年份
延迟退休年龄
的劳动力供给

增加系数

劳动力
经济增长
贡献率

GDP
贡献率

延迟退休
对经济增长

贡献率
贡献度

(百分点)
2020—2025 1. 29(0. 65) 49 5. 27 0. 32 0. 019
2020—2030 1. 42(0. 71) 52 4. 83 0. 37 0. 020
2020—2035 1. 49(0. 75) 55 4. 35 0. 41 0. 020
2025—2035 1. 74(0. 87) 57 4. 50 0. 50 0. 022
注:(1) GDP 增长预测,同表 1。 (2)劳动力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
(劳动力贡献率为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贡献率)和资本对经济总量
的贡献率,数据来源于参考文献[42]。 劳动力的经济增长贡献率
预测,按着数据指数平滑测算。 (3)分组数据选择平均数。 (4)延
迟退休年龄选择每 1 年延迟 6 个月到 65 岁。 (5)括号内数据为每
年延迟 6 个月的劳动力供给增加比重系数。
数据来源: (1 ) 人口增长率预测,依据联合国 《世界人口展望
(2022)》数据计算所得。 (2)经济增长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相关年份。 其他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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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联动

劳动力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实施每年

延迟 6 个月,2020—2025 年均值在 0. 019 个百分

点;2020—2030 年均值在 0. 020 个百分点;2020—
2035 年均值在 0. 020 个百分点;2025—2035 年均

值 0. 022 个百分点左右,总体水平呈现稳态发展

趋势。
(四)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年龄与经济增长

协同优化效应

在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负增长背景下,延迟退

休年龄联动劳动力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

影响效应,具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协同优化效应。
依据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人口向老年人

口转换的比重系数和劳动力的经济增长贡献率,
构建人口老龄化联动劳动力退出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度数量模型,见式(8),测算得到人口老龄化联

动劳动力退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度,见表 5。 测算

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联动劳动力退出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度,2020—2025 年均值在 0. 039 个百分

点;2020—2030 年均值在 0. 040 个百分点;2020—
2035 年均值在 0. 040 个百分点;2025—2035 年均

值 0. 044 个百分点左右,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
延迟退休年龄,从反向上看就是将人口老龄

化过程中劳动力人口向老年人口转换的人口再转

换为劳动力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延迟退休年龄

人口数量等于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力人口向老

年人口转换数量。 人口老龄化联动劳动力供给减

少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延迟退休年龄

联动劳动力供给增加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

响。 这里,我们把正向影响系数占负向影响系数

的之比,称为协同优化率。
依据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对人口

老龄化影响的协同优化率数理模型,见式(9),测
算得到:如果延迟退休年龄为每年延迟 1 年,用 5
年延迟到 65 岁,在理论上延迟退休年龄对人口老

龄化联动劳动力退出的协同优化率为 100% 。 如

果延迟退休年龄为每年延迟 6 个月,用 10 年延迟

到 65 岁,在理论上延迟退休年龄对人口老龄化联

动劳动力退出的协同优化率为 50% 。 如果 2025—
2035 年期间,延迟退休到 65 岁,每年延迟退休时

间为 6 个月,10 年期间协同优化率为 50% ,见

表 5。
表 5　 延迟退休年龄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协同优化率

年份

人口老龄化联动
劳动力退出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度
(百分点)

延迟退休
方案选择

延迟退休年龄
联动劳动力移入
与经济增长的
协同优化率 / %

2020—2025 0. 039 5 年完成 100. 0

2020—2030 0. 040 10 年完成 50. 0

2020—2035 0. 040 15 年完成 33. 0

2025—2035 0. 044 10 年完成 50. 0

数据来源:基础数据同表 1 和表 4。

三、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基本结论是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劳

动力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重合,由此面临着经济

发展途径的科学选择。 本文依据国民财富人口结

构均衡分配原理,构建延迟退休年龄与劳动力增

加进而对经济增长影响及其协同性计量模型,探
索延迟退休年龄联动劳动力供给变动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度和政策选择。
(1)延迟退休年龄时机的选择。 本文选择两

个指标作为判断延迟退休年龄时机选择的依据:
一是与劳动力供给维度相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比

重变动率;二是与人口老龄化维度相对应的老年

人口比重变动率。 测算结果,劳动力负增长高点

和老年人口增长高点集中在 2025—2035 年,延迟

退休年龄最佳时机在“十五五”规划期。
(2)延迟退休年龄的劳动力供给优化效应。

2025—2035 年延迟退休年龄的劳动力供给增加系

数为 1. 74% ,劳动力增长优化系数为 1. 34% 。 在

“十五五”规划期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具有较

高的劳动力供给优化效应。
(3)在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负增长背景下,

如果 2025—2035 年期间,延迟退休到 65 岁,每
年延迟退休时间为 6 个月,10 年期间劳动力供给

增加对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挤出的协同优化率

为 50% ,其中延迟退休年龄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0. 50% ,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为 0. 02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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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年龄联动劳动力供给增加进而推动经

济增长,具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协同优化

效应。
(二)政策建议

(1)延迟退休年龄时机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在人

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趋势下,延迟退休年龄有

利于养老金供需平衡和老年人力资源的充分利

用,但也涉及对青年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冲击。 所

以,延迟退休年龄时机选择,既要考虑养老金的供

需平衡需要,又要考虑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劳动力人口负增长的高点

可以作为延迟退休年龄的最佳时机之一。 在劳动

力人口负增长的高点,可以实现延迟退休年龄对

青年劳动力的最小冲击,因为在劳动力负增长高

点前和高点后,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力就业的冲

击都会相对增大。 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劳动力负

增长高点出现在 2025—2035 年期间,在“十五五”
期间实施延迟退休年龄,可以作为一个时机选择。

(2)延迟退休年龄,要综合考虑与大学生就业

机会的错位效应。 我国高等学校扩招后大学生就

业人数大幅度在增加,同时存在着大学生就业紧

张局面。 在此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会对大

学生就业形成一定冲击。 延迟退休年龄,可以渐

进式推进,也可以弹性选择,让人们根据自己的身

体情况和工作性质,自愿选择延迟退休年龄。 有

些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不适合高龄劳动力工

作性质,就会在自愿选择中形成新老替代和错位

发展。
(3)延迟退休年龄具有阶段性策略选择属性,

从长远看提高出生率,增加劳动力人口长期供给,
具有优化人口发展战略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政策支持体

系”。 从长远战略上看,延迟退休年龄只是阶段性

的策略,提高人口出生率是缓解人口老龄化和提

高劳动力供给的长远战略选择。 我国总和生育率

降低到了 1. 3,低于国际认定的警戒线 1. 5 水平。
提高人口出生率,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劳动

力供给冲击的有效路径之一。 由于提高人口生育

率的成本较高,在经济上制约人们的生育愿望和

生育行为,所以建立生育政策支持体系,如提高生

育补贴水平、建立婴幼儿补贴制度等,推动人口出

生率恢复到更替水平,进而逐渐补充人口老龄化

对劳动力供给的冲击,实现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和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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